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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國
人
氣
歌
手Psy

的
︽
江
南Style

︾
紅
遍
網
絡
，

點
擊
率
億
億
聲
，
十
分
驚
人
，
紅
爆
國
際
，
登
上
美

國B
illboard

，
人
氣
一
時
無
兩
，
各
地
藝
人
紛
紛
仿

效
，
帶
旺
身
形
如Psy

般
胖
嘟
嘟
的
演
藝
人
人
氣
。

﹁
愛
蒲
﹂
電
影
系
列
導
演
錢
國
偉
與
宅
男
女
神
賈

曉
晨
的
二
次
創
作
︽H

ong
K

ong
S
tyle

︾
不
單
紅
遍
網

絡
，
在P

sy

的
家
鄉
韓
國
亦
大
受
歡
迎
，
令
該M

V

的
明
星

級
導
演
古
巨
基
和
鄭
伊
健
在
韓
國
人
氣
升
上
另
一
高
峰
，

吸
納
不
少
新
韓
粉
，
令
他
們
的
歌
及
電
影
被
熱
炒
，
究
竟

是
誰
的
鬼
主
意
要
拍
這
個M

V

？

錢
國
偉
說
：
﹁
是
我
和
古
巨
基
、
鄭
伊
健
三
個
大
孩

子
，
在
健
身
室
碰
面
時
閒
談
，
他
們
倆
忽
然
興
起
想
做
導

演
，
要
我
扮P

sy
跳
騎
馬
舞
，
我
們
一
拍
即
合
，
於
是
我

找

賈
曉
晨
扮
原
裝
的
金
泫
雅
，
取
其
夠
性
感
和
風
騷
，

並
找
來
曾
志
偉
和
錢
嘉
樂
伴
舞
，
目
的
是
為
香
港
人
帶
來

一
點
歡
樂
。
﹂

在
旁
的

笑

更
正
錢
國
偉
：
﹁
我
是
可
以
把
泫
雅
的

性
感
和
風
騷
模
彷
得
很
似
。
﹂
間
接
否
認
她
底
子
是
性
感

風
騷
。

有
報
道
指
帶
賈
曉
晨
入
電
視
行
的
錢
國
偉
，
與

跳
舞

期
間
失
蹤
三
小
時
，
隨
即
傳
出
賈
曉
晨
與
錢
國
偉
撻

，

為
他
飛
甩
樊
少
皇
。

兩
人
爆
笑
否
認
：
﹁
我
們
只
有
十
分
鐘
排
舞
，

現
在

是
大
忙
人
，
哪
有
三
小
時
跟
我
失
蹤
？
﹂
錢
國
偉
說
。

樊
少
皇
有
看
過
你
的
演
出
嗎
？
﹁
有
，
他
覺
得
很
好

玩
。
﹂

﹁
傳
你
和
錢
國
偉
撻

，
少
皇
的
反
應
是
怎
樣
？
﹂

﹁
我
在
電
話
裡
頭
告
訴
他
這
個
傳
聞
，
他
初
時
不
懂
反

應
，
後
來
大
笑
。
﹂

說
。

賈
曉
晨
愛
得
坦
蕩
蕩
，
雖
然
知
道
經
理
人
不
贊
成
，
她
依
舊
敢
愛
敢

認
，
十
分
率
性
，
完
全
不
怕
爆
戀
情
會
影
響
上
位
，
反
而
得
到
觀
眾
欣

賞
，
工
作
不
斷
。

錢
國
偉
對
她
有
知
遇
之
恩
，
雖
無
演
變
成
情
侶
，

對
錢
國
偉
心

存
感
激
，
她
說
：
﹁
錢
國
偉
叫
我
做
甚
麼
我
都
會
答
應
。
﹂
有
情
有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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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朵
　
拉

賈曉晨為錢國偉飛樊少皇？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莫
言
此
次
獲
獎
，
葛
浩
文(H

o
w

a
r
d

G
oldblatt)

是
很
重
要
的
人
物
。

葛
浩
文
是
著
名
漢
學
家
、
翻
譯
家
，
在
台
灣

學
習
中
文
，
操
一
口
漂
亮
的
普
通
話
，
寫
一
手

流
麗
的
中
文
，
是
美
國
漢
學
界
舉
足
輕
重
的
人

物
。他

長
期
浸
淫
於
中
國
現
代
、
當
代
作
家
的
作
品
。

早
期
他
研
究
東
北
作
家
蕭
紅
的
作
品
，
並
以
英
文
寫

了
︽
蕭
紅
評
傳
︾，
他
自
稱
是
蕭
紅
隔
世
戀
人
，
甚
至

跑
到
蕭
紅
黑
龍
江
的
故
鄉
住
了
一
段
日
子
。

葛
浩
文
後
期
與
他
的
第
二
任
太
太
、
來
自
台
灣
的

林
麗
君
女
士
，
一
同
翻
譯
不
少
當
代
中
國
文
學
作

品
。
其
中
北
島
與
莫
言
的
作
品
是
他
們
主
要
的
翻
譯

對
象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十
八
位
評
審
委
員
之
中
，
有
很
多

懂
英
文
的
。
所
以
葛
浩
文
及
瑞
典
譯
者
、
年
輕
漢
學

家
陳
安
娜
一
手
漂
亮
的
譯
筆
，
恰
恰
是
莫
言
獲
獎
關

鍵
的
因
素
。

筆
者
對
莫
言
的
誤
判
，
也
是
與
葛
浩
文
有
關
係
。

今
年
六
月
，
筆
者
策
劃
了
一
個
﹁
二
岸
四
地
文
學
論

壇
﹂，
葛
浩
文
作
為
邀
請
演
講
嘉
賓
，
在
論
壇
上
，
曾
對
中
國
當

代
作
家
與
作
品
作
了
嚴
厲
的
批
評
，
他
甚
至
指
出
，
中
國
當
代

文
學
要
進
入
世
界
文
壇
還
是
言
之
過
早
。

他
直
言
：
﹁
從
翻
譯
的
角
度
來
說
，
有
三
個
障
礙
，
第
一
，
作

家
忽
略
了
寫
﹃
人
的
文
學
﹄，
所
謂
人
的
文
學
，
就
是
發
掘
人

性
，
寫
人
的
成
功
，
人
的
失
敗
，
這
些
才
是
文
學
打
動
人
心
的

地
方
；
第
二
，
小
說
家
寫
得
太
草
率
，
太
粗
糙
，
應
注
重
細
節

描
寫
，
才
可
賦
予
作
品
深
刻
的
內
蘊
；
第
三
，
語
言
西
化
，
缺

乏
創
新
。
中
國
傳
統
的
詩
詞
歌
賦
，
意
象
優
美
，
以
精
粹
獨
特

的
語
言
表
現
，
當
代
作
品
這
方
面
落
後
許
多
。
﹂

他
還
詬
病
中
國
作
家
一
旦
成
名
後
，
便
目
空
一
切
，
連
編
輯
都

要
唯
唯
諾
諾
，
不
准
改
動
稿
件
，
與
西
方
的
名
家
和
編
輯
的
關

係
迥
然
不
同
，
西
方
編
輯
永
遠
處
於
主
動
地
位
。
︵
大
意
︶

葛
浩
文
對
中
國
當
代
作
家
和
當
代
作
品
的
批
評
，
是
持
平
的
，

也
是
有
的
放
矢
的
。

葛
浩
文
對
當
代
中
國
作
家
文
字
欠
缺
精
煉
的
見
解
，
與
馬
悅

然
、
王
德
威
的
意
見
不
謀
而
合
。
馬
悅
然
認
為
莫
言
有
些
小
說

寫
得
太
長
，
可
以
精
要
一
些
；
王
德
威
更
指
出
，
莫
言
的
小
說

如
︽
生
死
疲
勞
︾，
在
後
半
即
急
於
交
代
情
節
，
未
免
有
虎
頭
蛇

尾
之
憾
！

我
想
說
的
是
，
包
括
葛
浩
文
在
內
的
文
友
，
也
估
計
不
到
莫
言

會
獲
獎
。

莫
言
是
屬
於
內
地
建
制
之
內
的
作
家
，
他
是
中
國
作
家
協
會
副

主
席
，
如
果
按
照
內
地
編
制
是
﹁
副
部
長
級
﹂，
他
從
少
年
時
期

滔
滔
的
愛
講
話
習
慣
，
變
成
沉
默
寡
言
的
﹁
莫
言
﹂，
特
別
是
官

方
的
活
動
，
他
都
表
現
得
進
退
有
度
，
所
以
莫
言
的
獲
獎
，
惹

得
海
外
傳
媒
及
文
化
界
的
尖
銳
批
評
。

莫
言
獲
獎
後
曾
再
三
表
示
，
希
望
大
家
多
從
他
的
作
品
中
認
識

他
。
他
曾
表
示
過
：
﹁
作
家
是
靠
作
品
說
話
，
作
家
的
寫
作
不

為
黨
派
服
務
，
也
不
為
某
個
團
體
服
務
，
作
家
是
良
心
的
指
引

下
面
對
所
有
的
人
，
研
究
人
類
的
情
感
，
然
後
做
出
判
斷
。
如

果
這
些
人
真
的
讀
過
我
的
書
，
就
會
知
道
我
對
社
會
的
黑
暗
面

的
批
判
向
來
是
凌
厲
的
、
嚴
肅
的
。
﹂

莫
言
首
先
是
一
個
作
家
，
他
的
主
業
是
寫
作
，
不
是
社
會
活
動

家
、
政
治
活
動
家
。
他
需
要
一
個
創
作
的
環
境
、
條
件
，
有
時

他
不
免
委
曲
求
全
，
以
便
把
全
副
精
力
放
在
文
學
創
作
上
，
去

經
營
他
莫
言
的
文
學
世
界
。

莫
言
所
以
可
以
寫
出
逾
十
部
長
篇
和
近
百
部
中
、
短
篇
小
說
，

是
他
有
過
一
個
相
對
穩
定
的
環
境
和
時
空
。

︵︽
莫
言
的
獲
獎
︾
之
二
︶

莫言獲獎的意外
彥　火

琴台
客聚

莫
言
的
書
，
充
滿
了
雋
語
格

言
。例

如
：
﹁
人
生
最
大
的
快
樂
，

莫
過
於
看
到
一
個
攜
帶

自
己
的

基
因
的
生
命
誕
生
，
他
的
誕
生
，

是
你
的
生
命
的
延
續
﹂。

是
的
，
前
年
我
的
小
孫
子
的
誕
生
，

我
的
心
情
正
是
這
樣
。
一
個
八
十
多
歲

的
老
翁
，
看
到
有
自
己
基
因
的
小
孫
子

誕
生
，
那
種
幸
福
感
實
在
難
以
形
容
。

以
前
的
兩
個
孫
子
的
誕
生
，
當
然
也
有

一
陣
高
興
，
但
那
時
是
處
在
﹁
中
年
﹂

和
﹁
大
年
﹂，
心
態
不
大
一
樣
，
人
家

說
是
老
年
得
子
，
無
比
高
興
，
能
得
子

的
，
不
算
是
老
年
。
我
這
個
真
正
﹁
老

年
﹂
的
老
頭
兒
，
能
得
一
個
活
潑
可
愛

的
孫
兒
，
看
到
自
己
生
命
的
延
續
，
特

別
是
這
個
孫
兒
很
像
我
的
小
兒
子
，
亦

有
人
說
也
像
祖
父
的
童
年
，
我
更
是
喜

不
自
勝
。

他
又
說
：
﹁
文
明
社
會
的
人
，
各
個
都
是
話
劇

演
員
、
電
影
演
員
、
電
視
劇
演
員
、
戲
曲
演
員
、

相
聲
演
員
、
小
品
演
員
。
人
人
都
在
演
戲
，
社
會

不
就
是
一
個
大
舞
台
嗎
？
﹂

這
話
也
對
。
但
演
戲
就
是
演
戲
，
為
甚
麼
要
列

出
六
種
戲
劇
來
呢
？
這
就
是
時
代
的
進
化
、
古
代

只
有
戲
劇
，
雖
然
有
不
同
的
地
方
劇
種
，
但
總
沒

有
現
代
科
技
的
進
步
，
區
分
出
電
影
、
電
視
劇
這

種
種
不
同
的
表
現
形
式
來
。

還
有
：
﹁
愈
是
富
貴
者
愈
迷
信
，
富
貴
的
程
度

與
迷
信
的
程
度
成
正
比
。
﹂

一
個
無
神
論
政
黨
領
導
的
國
家
，
迷
信
的
程
度

比
舊
社
會
還
要
厲
害
。
迷
信
的
不
是
知
識
低
下
的

農
村
婦
女
或
低
層
群
眾
，
而
是
大
款
和
各
級
官

員
。
我
曾
在
當
人
大
代
表
時
去
某
地
農
村
視
察
，

有
關
方
面
領
我
們
去
參
觀
新
農
村
的
新
屋
村
。
走

進
一
家
當
地
黨
支
部
書
記
的
大
屋
，
大
廳
竟
貼
滿

神
符
和
供
奉
若
干
種
神
明
，
還
在
後
門
懸
上
一
把

驅
鬼
的
掃
帚
。
這
只
是
冰
山
一
角
。
現
在
許
多
官

員
求
神
問
卜
的
還
少
嗎
，
甚
至
不
少
人
是
毫
不
隱

瞞
。
至
於
腰
纏
億
貫
的
大
款
，
那
是
不
用
說
了
。

莫言的格言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佛
家
教
人
要
活
在
當
下
，
即
只
要
如

實
地
活
在
這
刻
，
我
們
就
能
夠
保
持
心

境
快
樂
。
不
過
，
朋
友
卻
狠
狠
反
駁
這

話
：
我
當
下
正
和
伙
伴
吵
大
架
，
如
我

如
實
地
活
在
這
刻
，
也
不
見
得
會
快
樂

呀
？
一
時
間
，
我
也
突
然
被
質
問
得
無
言
以

對
。正

如
佛
家
所
說
﹕
﹁
學
佛
一
年
，
佛
在
眼

前
，
學
佛
兩
年
，
佛
在
大
殿
，
學
佛
三
年
，

佛
在
西
天
﹂，
天
命
學
佛
早
過
三
年
，
朋
友
的

一
句
當
頭
棒
喝
，
令
我
無
可
否
認
地
發
現
早

將
一
些
最
基
礎
的
佛
理
忘
得
一
乾
二
淨
，
正

好
激
起
我
重
回
原
點
的
決
心
。

翻
查
一
些
最
初
讓
我
認
識
佛
學
的
書
籍
，
立

刻
就
找
到
回
答
朋
友
問
題
的
答
案
：
何
謂
活

在
當
下
？
簡
單
講
，
可
解
釋
為
不
背
負
過

去
，
不
期
盼
將
來
，
也
不
沉
醉
於
現
在
的
慾
望—

—

過
去

已
流
走
了
，
任
誰
也
沒
能
力
改
變
，
耿
耿
於
懷
除
了
徒

添
自
己
的
痛
苦
，
實
在
無
補
於
事
。
至
於
期
盼
將
來
，

就
等
於
俗
語
所
云
的
﹁
期
望
愈
大
失
望
愈
大
﹂，
同
時
更

令
錯
失
應
好
好
掌
握
的
當
下
，
它
甚
至
要
比
對
過
去
耿

耿
於
懷
更
沒
有
意
義
！

更
重
要
的
是
，
原
來
掌
握
現
在
的
重
點
，
在
於
﹁
不
沉

醉
於
現
在
的
慾
望
﹂
此
話
中
的
﹁
慾
望
﹂
兩
字
，
因
為

我
們
有
了
﹁
我
﹂
這
個
觀
念
，
所
以
就
連
帶
有
了
﹁
我

想
要
的
﹂、
﹁
我
不
想
要
的
﹂、
﹁
我
喜
歡
的
﹂、
﹁
我
不

喜
歡
的
﹂
等
慾
求
和
分
別
，
於
是
就
引
發
了
悲
喜
的
情

緒
，
以
及
與
別
人
的
衝
突
，
所
以
活
在
當
下
並
不
只
叫

你
只
活
在
這
刻
，
而
是
更
要
放
低
﹁
我
﹂
這
個
觀
念

—

既
沒
有
了
我
，
又
哪
會
與
伙
伴
吵
大
架
呢
？

不
過
，
當
我
找
到
這
些
答
案
後
，
我
並
沒
有
立
刻
將
之

轉
告
的
朋
友—

—
既
然
明
知
他
正
為
與
伙
伴
爭
吵
事
而

煩
惱
，
這
些
道
理
他
這
刻
又
哪
會
聽
得
入
耳
呢
？
如
果

我
硬
要
立
刻
就
告
訴
他
，
就
變
成
了
我
，
放
不
下
了

﹁
我
﹂，
畢
竟
勸
導
別
人
也
要
講
時
機
啊
！

原　點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廣
東
話
有
四
個
字
來
形
容
人

的
心
痛
情
形
，
比
如
開
餐
廳
的

人
遇
到
房
東
加
租
一
加
就
是
五

成
，
就
會
牙
痛
咁
聲
；
又
如
家

長
在
開
學
前
，
要
替
子
女
購
買

書
本
，
一
看
價
錢
，
就
牙
痛
咁
聲
。

俗
語
說
牙
痛
慘
過
大
病
，
所
以
牙
痛

咁
聲
，
真
的
是
非
常
心
痛
。

其
實
牙
痛
去
看
牙
醫
，
看
到
帳
單

時
，
更
是
牙
痛
咁
聲
，
因
為
牙
醫
的

收
費
確
實
昂
貴
。
我
自
己
的
牙
齒
，

每
每
在
喝
到
太
冷
的
凍
飲
時
，
會
有

赤
痛
的
感
覺
，
知
道
是
蛀
牙
引
起
的

問
題
，
但
就
是
不
敢
去
看
牙
醫
。
後

來
遇
到
一
位
普
通
科
的
醫
生
朋
友
，

他
建
議
我
用
法
國
出
的
一
種
過
敏
性

牙
膏
，
每
日
兩
次
。
不
久
，
果
然
可

以
喝
凍
飲
了
。
那
個
時
候
，
還
未
見
有
廣
告
銷

售
治
過
敏
性
牙
痛
的
牙
膏
，
如
今
卻
常
常
看
到

電
視
上
出
現
。
奇
怪
的
是
，
電
視
上
狂
打
這
類

牙
膏
時
，
我
用
的
牙
膏
卻
在
市
場
裡
消
失
了
。

所
以
我
現
在
用
的
牙
膏
，
只
能
是
廣
告
常
見
的

那
種
了
。

小
時
候
有
蛀
牙
，
痛
苦
不
堪
，
只
有
拔
除
，
拔

除
的
方
法
，
是
用
縫
衣
服
的
線
把
蛀
牙
綁
得
緊

緊
後
，
另
一
端
綁
在
門
柄
上
，
然
後
用
力
推

門
，
蛀
牙
就
拔
去
了
，
然
後
放
冰
塊
入
口
，
含

住
，
未
幾
疼
痛
就
消
除
了
。

曾
經
看
過
拔
牙
和
蛀
牙
的
誇
張
性
笑
話
。
說
有

個
父
親
帶
小
孩
去
看
牙
醫
，
醫
生
檢
查
時
，
對

小
孩
的
蛀
牙
說
：
﹁
有
一
顆
蛀
牙
，
牙
洞
很

大
，
牙
洞
很
大
。
﹂
父
親
說
，
就
算
有
蛀
洞
也

不
必
重
複
兩
遍
吧
？
牙
醫
說
：
﹁
那
是
迴
音
，

那
是
迴
音
。
﹂
於
是
建
議
拔
除
，
父
親
問
拔
一

隻
牙
收
費
多
少
，
醫
生
說
二
百
元
。
但
最
後
的

帳
單
卻
是
一
千
元
。
父
親
覺
得
奇
怪
，
醫
生

說
：
﹁
你
兒
子
在
拔
牙
時
叫
得
震
天
價
響
，
把

我
的
四
個
病
人
嚇
跑
了
。
﹂

現
在
的
我
，
雖
然
喝
冷
飲
不
再
牙
痛
，
但
卻
常

常
牙
痛
咁
聲
，
因
為
兒
子
剛
開
學
了
，
住
屋
的

房
租
加
了
，
附
近
的
食
肆
也
漲
價
了
，
薪
水
卻

一
毛
錢
沒
有
加
。
唉
！
生
活
，
原
來
就
是
不
斷

的
牙
痛
！

牙　痛
興　國

隨想
國

對
大
部
分
的
讀
者
而
言
，
認
識

小
川
洋
子
不
少
也
是
從
︽
博
士
熱

愛
的
算
式
︾︵
○
三
︶
啟
始
，
電

影
版
︵
○
六
︶
由
深
津
繪
里
及
寺

尾
聰
飾
演
杏
子
與
博
士
的
角
色
，

更
加
令
人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
只
不
過

小
川
洋
子
其
實
在
︽
博
士
熱
愛
的
算
式
︾

前
早
已
成
名
，
九
一
年
便
憑
︽
妊
娠
日

曆
︾
摘
下
芥
川
獎
，
以
主
婦
且
又
僅
為

二
十
多
歲
的
女
性
身
份
奪
魁
，
是
戰
後

以
來
的
第
一
次
。

多
看
一
些
小
川
洋
子
的
作
品
，
便
會

留
意
到
由
看
護
視
點
切
入
後
，
往
往
會

留
意
人
性
暗
黑
的
一
面
來
。
在
︽
妊
娠

日
曆
︾
中
，
標
題
作
及
︿
學
生
宿
舍
﹀

均
流
露
大
同
小
異
的
氣
息
。
︿
學
生
宿

舍
﹀
本
來
由
表
姊
弟
的
情
愫
引
入
，
要

上
京
唸
書
的
表
弟
向
居
於
東
京
的
表
姊

求
助
，
於
是
後
者
找
回
以
往
唸
大
學
所

棲
的
宿
舍
聯
絡
，
從
而
為
表
弟
鋪
橋
搭

路
。
豈
料
重
遇
過
去
只
剩
下
一
隻
手
的

宿
舍
主
人
，
不
經
意
間
便
藉
去
探
望
表

弟
，
逐
漸
泛
起
渴
想
照
料
主
人
的
心

情
，
甚
至
連
丈
夫
一
直
催
促
要
作
出
國

的
安
排
也
擱
下
逃
避
。
正
如
高
根
澤
紀
子
於
︿
小

川
洋
子
的
文
學
世
界
﹀
中
所
言
，
身
體
殘
缺
是
小

川
文
學
的
特
徵
之
一
，
︿
學
生
宿
舍
﹀
自
屬
明
顯

不
過
的
例
子
。
但
我
所
看
的
是
，
正
是
小
川
洋
子

在
捕
捉
幸
福
女
性
安
定
背
後
的
平
行
映
照
，
簡
言

之
就
是
透
過
他
人
的
身
體
殘
缺
，
從
而
喚
起
主
人

翁
內
心
精
神
殘
缺
的
共
鳴
，
於
是
令
到
主
角
的
行

為
出
現
怪
異
的
乖
常
反
應
。
︿
學
生
宿
舍
﹀
中

﹁
我
﹂︵
表
姊
︶
生
活
安
穩
，
而
且
丈
夫
又
受
到
公

司
器
重
到
瑞
典
工
作
，
她
的
人
生
好
像
已
被
﹁
填

滿
﹂—

—

相
對
而
言
，
身
邊
經
歷
的
一
切
正
好
充

滿
不
確
定
及
不
知
名
的
變
數
，
從
而
激
化
了
她
的

生
存
的
活
力
。

此
所
以
表
弟
久
不
聯
繫
卻
忽
然
上
京
固
然
令
她
感

到
自
己
的
﹁
用
處
﹂、
對
宿
舍
內
失
蹤
的
學
生
也
增

加
了
探
究
黑
洞
的
趣
味
，
更
何
況
在
與
宿
舍
主
人

的
相
處
中
確
認
了
身
體
殘
障
的
生
存
意
志
來
，
這

一
點
一
滴
都
令
到
幸
福
背
後
的
陰
暗
面
逐
漸
浮

現
，
從
而
令
到
﹁
我
﹂
失
卻
本
來
生
活
的
平
衡
。

小川洋子的方程式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旅遊觀光無論走到哪兒，皆過客也，很多地方
遊過，經歲月淘洗餘下一抹若有似無的影子；至
於那些無法引人入勝的名勝，像用後即棄的紙
巾，不經意拋進正好路過的隨便一個垃圾桶，過
後記不起來。一日回頭看，竟也有那超越了時間
和空間，保留在心底一直沒離開，一個叫十渡的
地方。

在十渡爬山時，尚未知道和十渡同樣堅固記憶
的魚化石，當晚即將出現。

旅遊小巴從十渡往北京市區開去，路過周口店
時天色益發暗沉。9月天暗得比較早，同行的北京
畫家劉說，到了冬天更是晝短夜長。

四季國家的氣候變化較大，陰鬱秋日下午的北
京天空灰灰的，路旁幾個工人吃力在鋤地，並非
耕田，不是種花，是一片建築工地。不知道用鎬
頭還是鋤頭，這樣要花多長時間呢？海外遊客不
明為何不是鏟泥機在工作？

周口店的歷史，從導遊口裡的敘述獲知，沒多
餘時間停下，目的地為北京畫院。

1995年，沒有網絡，靠口口相傳，得知有個地
方在北京郊外，秋天可見滿山遍野的紅葉。趁
內蒙之行過後，一群畫家從包頭搭火車到北京，
專程去十渡。

回來過後許多年，才在網絡上將過往的形影聲
色重新連接：位於北京西南的房山境內，跟河北
野山坡接壤，因從千河口，沿途在拒馬河要過橋
渡水十次，故名十渡。1986年評為北京16景中的
第8景。一直到我們觀光過4年後的1999年才被評
為北京市首批風景名勝區，屬於國家4A景區。以
岩溶峰林和深切河谷地貌為特色的自然風景區。

山路迂迴，車行緩慢，出奇漂亮的山壁讓人驚
訝中國水墨畫裡的山水居然是真實的場景。在海

外對 古老的畫冊描摹，沮喪古人在想像中畫
畫，很想放棄。突然連綿山水彷彿從畫面裡頭跑
出來與畫者相認，想像的人原來是距離中國遙遠
的我。就連那燃燒得滿山殷紅的樹葉，也未曾見
過，不是楓不是柳不是銀杏，像大型的羊齒葉，
不生山壁而長在樹上，排排相對懸掛的葉子，一
片璨紅似火向左右伸展。單棵看 不稀奇，可
是，充盈整個林間，鋪陳整個山裡，製造了一種
派頭龐大的華美氣勢。

紅葉激情在喧囂的景區，寧靜而幽謐，幾個人
走了許久才見一老者，在小山道邊擺檔口，賣一
小把的花椒，僅一人幫襯買了一點。海外來人不
慣爬山越坡，走路也氣喘吁吁。趁有檔口停下聊
天，可惜老人口音重，幸好導遊當翻譯。我們看
來生活彷彿不易，但老人並無怨言。

途經一片石地，導遊說這叫千古河床。後來走
過很多國家，看過不少風景，記憶中秋日午後這
一片巨大的空曠河床恆在。一條沒有水的河，河
裡的魚都游到哪裡去了？尚未四點，導遊提醒大
家即刻往回走，天黑得快，沒街燈，再遲便看不
見腳下的路。

缺乏登山訓練的人趕緊折轉回頭。下山不比上
山輕鬆，因為心急，行走的速度變快。車子在逐
漸蒼茫的黃昏裡慢駛，一路燈火黯淡，進入北京
市區方見霓虹燈閃爍，行程的主要安排是到北京
畫院交流。

習畫時間不短，非正式學院訓練，稱自己在野
黨。80年代末，收到朋友以電腦打印的中文信，
字字整齊利落，邊讀邊陷入緊張狀態，想像未來
毛筆可能落到棄之如敝屣的下場，趕緊設法學習
中國水墨畫。

住在馬來人為主的小鎮，沒人聽過水墨畫，一

片荒涼的中華文化環境，文房四寶遍尋不 ，堅
持之心仍不懈，一有機會到中國順便採購，大包
小包提回來，節省地用。中國人聽得目瞪口呆，
不相信「怎麼會有地方沒毛筆沒宣紙的？」為了
要把印章蓋在完成的圖畫上，石頭和印泥也是到
北京榮寶齋購買。

這現象是現實，並非在為自己畫得不好找到最
好的藉口。

北京畫院的老師熱情接待，揮毫示範，看似隨
意沾水蘸墨，落筆瀟灑自如，開了遠道而來的海
外畫家眼界。王老師帶到他畫室，示範作畫還贈
予個人畫冊。大家紛紛翻看畫冊，我卻瞧見書籍
滿櫥的櫃子上邊有片石頭，年輕無知的人臉不紅
地問：老師，這石片裡為甚麼拓一條魚？

王老師暖暖的微笑裡有寬容：這叫魚化石，是
逛潘家園的時候買的。你喜歡？送給你好了。

潘家園為北京最著名的舊貨市場，和魚化石一
樣，對我是新鮮地方和名詞。

2007年搬家前整理包紮裝箱，重見魚化石。事
實上12年來它一直擺在書桌上，只不過人對自己
擁有的任何東西，擱置 ，毫不在意，時長日久
便忽略了。

魚化石沒因我的忽視而生氣，或是，消失。
石頭裡有一條魚，是從哪裡來的呢？王老師說

魚化石，我馬上聯想起那片沒有水的千古河床，
那裡的魚是否全都游進石頭裡邊去了？

魚要化成石頭，需經過三個階段。書上記錄
「幾億年前，生活在江河湖海中的魚，死後沉入水
底，被沉積的泥沙覆蓋，加上水底空氣隔絕，因
此魚的屍體不會腐爛。經過億萬年變化，受到高
溫高壓作用，魚屍上覆蓋的泥沙越厚，壓力越
大，當泥沙變成堅硬的沉積岩時，夾在其中的魚
屍，化成堅硬的石頭，魚的形狀仍在，這就是魚
化石。」科學的魚化石，比不上文學的魚化石動
人。卞之琳在蘇州的留園五峰仙館內看見大理石
天然畫「魚化石」，對 從千里之外的雲南運到江
南，仍完好無損的那塊直徑一米左右的大理石，

觀賞它表面隱隱約約的景物，據說當時在戀愛
著名的張家三姐妹其中一人的詩人寫下《魚化石

（一條魚或一個女子說）》：「我要有你的懷抱的
形狀 / 我往往溶於水的線條 / 你真像鏡子一樣的
愛我呢 /你我都遠了乃有了魚化石。」詩人寫了
詩，讀者或評論家的看法與寫作者有關係麼？

那年一句客套話也沒有，直截了當回答王老師
好呀，謝謝了。毫不客氣把魚化石拿走。回家路
上，同去的畫家批評：這麼隨便就送人，一定是
假的，不值錢的東西。值錢或不值錢，價值在送
與收的人心裡。就像魚化石的詩，有人說是情
詩，有人說不是。是與不是，你有你說，他有他
想。

贈魚化石的那份情意不會忘記。可收下以後，
至今沒聯繫，無情至此讓王老師失望了麼？贈與
收的兩人原不相識，後來也沒再相逢。不會說話
的魚化石，二十多年來不曾開口，沉默地在書桌
上看 我讀書、寫作、畫畫。我看見它猶如沒看
到，但我知道，它一直在。

後來再到北京十多次，和十渡總缺乏那一點機
緣，甚至沒聽誰提起，亦不曾再遇魚化石。彷彿
消失了的時光一直在走 ，來到慷慨有情的王老
師當年的年齡，回頭一看，恍然大悟，是王老師
的魚化石教我怎麼對待喜愛藝術創作的年輕人，
教我如何做一個讓人難忘的人。

魚化石

■魚化石。 網上圖片


